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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坡心中有河源

如此，是不是意味着苏东
坡与河源就没有了缘分？

其实不然。有史料证明，
苏 东 坡 尽 管 没 有 到 过 河 源 ，
没有在这片土地留下遗址遗
迹 ，但 是 他 在 惠 州 的 生 活 竟
然 离 不 开 河 源 ，他 在 那 里 的
身心安顿与精神放逸有河源
的人与物的贡献。

由于北归无望，苏东坡认
定自己只能在惠州过后半生
了，于是对全家的安排进行了
决 定 性 的 考 虑 ：让 长 子 苏 迈

“指射差遣”，来广南东路就近
授官职以求衣食保障，并拟将
小 儿 子 苏 过 一 家 也 接 过 来 。
原来住的嘉佑寺本来就狭小
简陋，若全家集聚，就更加无
法容纳了。所以，苏东坡把营
筑白鹤峰新居作为头等大事，
及时谋划，组织实施，倾尽了
他的所有积蓄。

当时建房都以木材与陶瓦
为主要材料，可能是河源木材
在惠州一带已经很出名了，所
以苏东坡决定采购河源木材，
于是他与河源便开始发生关
联：一是请河源的木匠师傅王
皋到惠州，让他计算斫木陶瓦
的需求量；二是派苏过到河源
去，亲访县令冯祖康，请求为购
置木材予以帮助；三是苏过来
河源具体办理木材购置之事，
时间长达月余，最后才把木材
购置完毕，然后通过东江水运
至惠州。这些事情都在苏东坡

《与程全父书》《与曹子方书》等
有关诗文中有具体叙述。所以
在某种意义上说，是河源的优
质木材与河源县令的鼎力相助
撑起了苏东坡的白鹤峰新居。

苏东坡自然是白鹤峰新居
营造的总设计、总策划、总调度
和工程质量总监，“费用百端，独
立干办”“架构之劳，殊少休暇”，
到河源购买木材的每一个步骤
都由他自己安排，营造过程的每
一个环节他都事必躬亲。

白鹤峰新居是苏东坡精心
营构之作，落成后他颇有成就
感和安居感。他在《白鹤峰新
居上梁文》表示：“东坡先生，南
迁万里，侨寓三年。不起归欤
之心，更作终焉之计。”他又在

《答毛泽民》其五曰：“新居在大
江上，风云百变，足以娱老人
也。”这是苏东坡在黄州营造雪
堂之后又一次倾力筑屋，而且
是他认为自己一生中最后一次
自建居所，所以白鹤峰新居被
他视为告别官场、远离政治、安
顿身心的栖居场所。

苏东坡对筑屋颇有经验，
白鹤峰新居自然盖得称心如
意。新居客厅为“思无邪斋”，
书房为“德有邻堂”，左侧有居
室、厨房和厕所，并用廊庑将屋

的 四 周 连 接 起
来。南端小空地

还种了橘子、柚子、荔枝、杨梅
等，还有两个好邻居。新居位
于高处，举目可见东江两岸乡
村风光，远处的罗浮山也尽收
眼底。苏东坡显然非常满意自
己精心营造的新居，作《白鹤峰
新居欲成，夜过西邻翟秀才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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舂自往还。
绍圣四年（1097 年）二月，

苏东坡的白鹤峰新居落成。在
新居里子孙集聚，全家团圆，笑
声盈室，热闹非凡，令苏东坡心
情大悦，他在《和陶时运四首》
如此描绘：“旦朝丁丁，谁款我
庐。子孙远至，笑语纷纷。”新
居落成时，循州（龙川）太守周
文之正好罢任，他专程到惠州
来探望苏东坡，并约惠州太守
方子容一起到白鹤峰新居祝
贺。苏东坡也破戒与众宾客互
相唱和，热闹数日，不亦乐乎。
周太守这次特地为了苏东坡在
惠州住了七天。

循州太守周文之与苏东
坡的友谊是一段佳话，也是苏
东坡与这片土地的一种精神
联系。当苏东坡贬惠后，生活
比较困难，周太守不间断地给
他送米送酒，帮助他渡过经济
难 关 。 苏 东 坡 曾 写《答 周 循
州》一诗：

蔬饭藜床破纳衣，扫除习
气不吟诗。

前生似是卢行者，后学过
呼韩退之。

未敢叩门求夜话，时叨送
米续晨炊。

知君清俸难多辍，且觅黄
精与疗饥。

绍 圣 三 年（1096 年）五
月 ，周 太 守 兴 建 的 一 座 厅 堂
即 将 竣 工 ，他 着 人 画 了 厅 堂
的 建 筑 图 及 地 形 图 ，派 人 到
惠 州 送 给 苏 东 坡 ，请 其 为 厅
堂题写榜铭。苏东坡略加思
考，提笔写下“默化堂”三字，
并 给 周 太 守 修 书 ，鼓 励 他 顺
乎自然规律，提升施政水平，
把循州治理得更加出色。

我想，假如苏东坡亲题的
“默化堂”榜铭保存至今，无疑
将成为我们的无价之宝。“默化
堂”这三字应该是苏东坡书法
风格的充分体现，就像其《黄州
寒食帖》那样，独成一体，光彩
照人，气势奔放。

可惜的是，时光流逝，万物
随去，“默化堂”早已无影无踪，
苏东坡在新居也只住了两个月，
又接到朝廷的贬谪令，无奈地踏
上去儋州（海南）的天涯之途。

世人都爱苏东坡。
最近这些年来，各地都在

发 掘 、寻 找 苏 东 坡 生 前 的 踪
迹，或以诗词为线索，或以年
谱为引导，或以论证为支撑，
希望本地与苏东坡发生某种
关联，成为苏东坡遗产遗迹的
一个点，从而放出光芒，扩大
影响，促进文旅发展。

最引人注目的是，2017年
11 月，全国 18 个城市东坡遗
址遗迹地城市的代表，齐集在
苏东坡故乡四川眉山，举行第
八届（眉山）东坡文化节活动，
以纪念苏东坡诞辰 980 周年，
其中一项安排是召开东坡遗
址遗迹地城市交流会与文旅
发展座谈会。

当时我就很关注这个座
谈会，仔细看了这 18个城市的
名单：四川眉山、河北栾城、河
南开封、陕西凤翔、浙江杭州、
山东诸城、江苏徐州、浙江湖
州、湖北黄冈、江苏宜兴、山东
蓬莱、安徽阜阳、江苏扬州、河
北定州、广东惠州、海南儋州、
江苏常州、河南郏县。

这 18 个城市并不是苏东
坡到过的全部地方，因为苏东
坡一生颠沛流离，辗转 30余州
县，足迹遍布整个北宋版图，
这 18 市是其中有发现他的遗
址遗迹的地方，共有 500 多个
景点。我不知道古代诗人中
还有谁比他走的地方更多，留
下的遗址遗迹也更多。毫无
疑问，这是苏东坡给这些城市
留下的宝贵的文化遗产。

看了这份城市名单，我深
感东坡文脉源远流长，东坡文
韵千古流芳，东坡文化影响力
巨大，同时又感到若有所失，因
为河源市不在名单之列，河源
市所辖的县区也没有一个在名
单之列，尽管我们离苏东坡曾
经谪居的惠州很近，尽管苏东
坡弟弟苏辙曾经贬到今河源市
所辖的龙川县，可惜河源与苏
东坡还是没有缘分。

之前曾经听说过苏东坡到
过龙川一说。最早的清乾隆壬
午版《龙川县志》（艺文卷）录有
苏东坡的《龙川八景诗》：“罄湖
湖水漾金波，鐾顶峰高
积雪多。太乙仙岩吹
铁 笛 ，东 山 暮 鼓
诵弥陀。龙潭飞
瀑 悬 千 尺 ，
梅村舟横客

众过。纵步龙台闲眺望，合溪
温水汇成河。”1994 年广东人
民出版社出版的《龙川县志》

“附录”中沿袭以往的说法：
“（轼）晚年被贬到惠州，曾来龙
川探望弟弟苏辙。”

我内心希望这些记录是真
实的存在，有令人信服的史料
证实，更期待能进一步发掘到
苏东坡在龙川后遗址遗迹，哪
怕是一处都好，使河源有可能
成为第 19 个东坡遗址遗迹城
市。最近某年度政府工作报告
也曾提出弘扬苏东坡文化，我
原以为在这方面已有所突破，
甚为高兴。

但是后来我被告知，在今
河源境内并没有苏东坡遗址遗
迹的任何新发现、新凭证。我
翻了几种版本的苏东坡全集，
也都没有发现苏东坡的这首

《龙川八景诗》。我还翻阅了
《苏东坡年谱》，也未找到苏东
坡到过龙川的任何记录。

我又翻阅了《苏东坡贬惠
年表》，查看苏东坡宋绍元年

（1094 年）闰四月初三再遭贬
谪直至绍圣四年（1097 年）四
月十九整个贬惠期间，其南行
路线显示苏东坡并未经过龙
川，所以他贬到惠州之前经过
龙川是没有依据的。《苏东坡贬
惠年表》不可能也没有任何必
要在其行程中偏偏遗漏了龙
川，假如他是从龙川经过的话。

那么，苏东坡贬居惠州的
四年间是否到过龙川？是否去
龙川探望其胞弟苏辙？关键是
苏东坡兄弟有没有时间和机会
在此交集。史料有很清楚的记
录：绍圣四年（1097年）苏辙从
江西筠州再贬雷州，此时苏东
坡也被朝廷再贬去了儋州，次
年即绍圣五年（1098 年）苏辙
才贬到化州，别驾龙川安置。
也就是说，苏辙贬龙川的先一
年，苏东坡已经离开惠州，被再
贬到隔海的儋州了。显然，他
们兄弟这段时间没有可能交
集，苏东坡来龙川探望苏辙之
说是难以成立的。

由此可以推论，苏东坡没
有去过龙川，也没有到过河源

县，因为当时从惠州到
龙川无论是水路还是陆
路都必须经过河源县，

这是必经之路，没
有他途。他贬谪
惠州后没有到过

龙 川 ，自 然
也就没有到
过河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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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东坡远谪海南，原以为他与
河源的缘分就到此为止了，谁都没
有想到的是，居于天涯的苏东坡仍
然想念起河源的大米，仍然需要河
源 米 来 酿 酒 。 宋 哲 宗 元 符 三 年

（1100年）大年初七，他高兴地写了
两首七律，其一云：“典衣剩买河源
米，屈指新篘作上元。”意思是说，
当时海南尚处在刀耕火种阶段，无
秔秫（即粳稻与糯稻），他在这里的
日子虽然过得如此艰辛，但酒是不
能少的，酿酒的材料也是不能替代
的，宁愿把衣服典当了再去买从河
源运来的米谷用于酿酒。

想起苏东坡在儋州家中自斟自
饮后写下他诗：“寂寂东坡一病翁，白
须萧散满霜风。小儿误喜朱颜在，一
笑那知是酒红。”（《纵笔三首》其一）
当时苏东坡在儋州，亲朋好友都不
在身边，唯有小儿子苏过相伴，有时
难免寂寞。而且他年纪大了，身体
羸弱多病，发须尽染风霜。苏过从
外面回来，看到苏东坡脸色比以前
红润些许，以为父亲大病痊愈，甚为
欣慰。苏东坡哈哈大笑，然后告诉
儿子说：“我今天心情好，刚才喝了
几杯酒，所以脸色看起来红润。”重
温这首诗，重温这个温暖的场景，我
就想起苏东坡自己酿造的酒，想起他
典当衣服买来的河源米谷。是的，没
有河源米谷，哪有苏东坡的自酿酒，
哪有苏东坡脸上的酒红？

远在海南的苏东坡，坚持“典衣
剩买河源米”，至少说明三个问题：一
是苏东坡对河源米极为信任，即使到
了儋州，也要典当衣服去买从河源运
来的米谷；二是尽管海南处在隔海之
远，当时交通极其落后，仍有运销河源
米谷的渠道；三是苏东坡应该是在谪
居惠州时就了解河源米之优质，喜欢
买河源米用来酿酒。这并非纯属想
象之事，更有逻辑推理之据。

可以肯定的一件事是，苏东坡
在惠州期间是经常买河源米的，尽
管他买过多少河源米，每年是什么
时候去买，并没有记录，但情理上应
该是如此的。因为苏东坡太爱饮
酒，而且“尤喜酿酒”，而当时惠州又
不禁止民间酿酒，所以苏东坡在那
里大酿其酒，狂饮其酒，就是再自然
不过的事情了。苏东坡是美食家，
也是高明的酿酒师，对酿酒材料的
选择肯定会特别讲究，也特别有经
验，他坚持选购河源米来酿酒，既是
苏东坡的喜好，也是河源米的荣光。

诗人多爱喝酒，这是他们的浪漫
性格与豪放胸襟使然。世人都知道

“李白斗酒诗百篇”，了解“东坡半酣出
佳句”的也应该不少。几乎谁都会随
意吟出苏东坡的那些饮酒名句：“诗酒
趁年华”“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 夜 饮 东 坡 醒 复 醉 ，归 来 仿 佛 三
更”……有人统计过，苏诗中直接写

“酒”“饮”“醉”的就有659首，约占苏
诗总数的23%，300余首词有半数以

上也是言及酒的。在他仅存的25篇
赋文中，专门写酒的就有6篇，以《东
坡酒经》最为出名。那么苏东坡在惠
州和儋州写的饮酒诗词有多少首
呢？好像还没有人去统计过。不统
计也罢，反正他在两地所作的饮酒诗，
都与河源米有关，基本上都是喝了用
河源米酿造的酒写出来的作品。

苏东坡喝酒可能喝不过李白，但
苏东坡善于酿酒，这是李白不能相比
之处。李白向来敬羡善于酿酒者，宣
城有个善于酿酒的老翁死了，他作《哭
宣城善酿纪叟》：“纪叟黄泉里，还应酿
老春。夜台无晓日，酒与何人？”李白
若是宋代人，一定会对能饮善酿的苏
东坡大为敬慕并引为知己，他们之间
一定会留下对酒唱和的美好诗篇，李
白也可能会对能酿美酒的河源米赞
赏不已。当然这可能是题外话了。

此外，不能不提到的是，苏东坡
与河源的缘分也与其爱妾王朝云有
关。宋绍圣三年（1096年），王朝云染
疫病逝，她是个虔诚的佛教徒，临终
前强烈希望葬于丰湖的栖禅寺之
下。苏东坡遂其所愿，慰其在天之
灵。他在《惠州荐朝云疏》里披露，丰
湖的栖禅寺是河源的栖禅寺的“别
院”：“千佛之后，二圣为尊。号曰楼
至如来，又曰狮子吼佛。以薄伽梵
力，为执金刚身。护化诸方，大济群
品。为悯活隅之有罪，久住河源之栖
禅。屡显神通，以警愚浊。今兹别院
实在丰湖。像设具严，威灵如在。”在
这篇荐文即祭文中，苏东坡称传法之
圣和护法之圣都久驻河源栖禅寺，说
明创建者先在河源建了栖禅寺，后再
在惠州建一别院，即惠州栖禅寺乃河
源栖禅寺之衍脉也。苏东坡根据王
朝云临终意愿，将她葬于作为河源栖
禅寺“别院”即分支机构的惠州丰湖
栖禅寺，则无疑又增添了他们与河源
的人文联系。

由此可见，苏东坡不但对河源的
人与物是极为信任，而且对河源的神
也是充满虔诚之敬意的。

世人都爱苏东坡。
我们也爱苏东坡。
苏东坡没有到过河源是他的遗

憾，他在河源没有遗址遗迹是我们的
遗憾，若单从这方面来看，苏东坡似乎
与河源这片土地没有缘分。然而莫
说无缘分，缘分却在其中。在苏东坡
的心中，在苏东坡的朋友圈，在苏东坡
的白鹤峰新居，在苏东坡的自酿酒中，
在王朝云的葬地，就有他对河源的深
深情结，这是缘自物质又缘自精神、缘
自地缘又缘于人脉的河源情结。

也就是说，苏东坡虽然没有踏
足过河源，但他心里有河源，而且
分量不轻。

至于河源苏家围传说是苏氏后
裔居住地，为苏东坡的第七代孙苏天
荣所选定，其第四代孙苏秀弘建成，现
已成为一个旅游景点，则寄托了河源
人对苏东坡的敬仰与热爱。


